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孙九林 　 农业与资源环境信息工程专
家 。 １９３７ 年 ８ 月 １０ 日出生于上海市 ，原籍江
苏省盐城市 。 １９６４ 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 。
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，
博士生导师 。 长期从事信息科学技术在农业
与资源环境中的应用研究 ，主持完成全国资
源综合开发决策系统 、黄土高原国土资源数
据库及信息系统 、中国自然资源数据库 、全国
重点产粮区主要农作物遥感估产系统 、中国
农业资源信息系统等多项国家重大项目并解

决一系列关键技术 。 在取得的 １５ 项重大成果
中 ，有 １１ 项获省部级以上 １８ 种奖励 。 出版专
著 １１ 部 ，发表论文 １００ 余篇 。 ２００１ 年当选为
中国工程院院士 。

１９３７ 年 ８ 月我出生在上海市松江县东门
城墙外的毛草棚中 ，家父是从苏北逃荒到上海
谋生的黄包车夫 ，母亲是文盲 ，我在兄弟姐妹中
排行第八 。 我出生几天之后 ，日本的飞机开始
轰炸上海 。 在国难家困的情况下 ，家父实在支
撑不住这样一个大家庭 ，就在我出生一个多月
之后 ，全家又迁回苏北 。 就在距离祖籍 ３０多里
路的盐城县西季庄住下 ，并将两个姐姐送给人
家当童养媳 ，四个哥哥全部送给人家当义子 ，
家中只剩下父母 、长我三岁的哥哥和我 。 我
家成了当地有名的“上无片瓦 、下无立锥之
地”的特困户 。 因父亲读过几天书 ，认识一点

字 ，不久在地下党的帮助下 ，在当地谋了一个
私塾先生的位置 ，教几个有钱人家的孩子识
字 ，得到一点报酬 ，供全家人糊口 。 后来他也
参加了地下党 ，以私塾先生为掩护 ，在当地开
展抗日救国活动 。

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 ，父亲动员了送
给别人家当义子的儿子都去支投奔新四军 。
日本投降以后 ，父亲也从地下活动转为公开 。
家乡成了拉锯式的解放区 ，开展土地改革 。
我小小年纪也成了儿童团员 ，整天和小伙伴
们一起站岗放哨 、抓坏人 、送情报 ，这是一个
非常愉快而有意义的童年 ，同时 ，使我慢慢懂
得了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大救星 ，
穷人要想翻身过上好日子 ，只有跟着共产党
闹革命的道理 。

解放战争期间 ，家父已不做私塾先生 ，整
天忙于支前 ，家中没有任何收入 ，又无劳力 ，
分的土地无法耕种 ，全家五口人（这时我又多
了一个弟弟）的生活又极其困难 。 家父让长
我三岁的哥哥和小我三岁的弟弟进入学校读

书 ，把我留下协助他支撑五口人的生活 。 我
就整天帮人家放鸭放牛或陪着家父晚上为全

村巡逻放哨 。 乡亲们看我们生活太困难 ，便
给我们一点粮食 。 在巡逻放哨时 ，使我有更
多的时间与家父接触和交流 。 他给我讲了全
国解放战争的形势 ，教育我要用自己的劳动
去换取必要的生活条件 ，时刻告诫我为乡亲
们的安全巡逻放哨要有责任感 ，用自己的行
动取得别人的信任是一个人一辈子应记住的

道理 。 由于家境的贫困使我失去了上学的最
好时期 ，但现实生活的锤炼及家父的教诲 ，使
我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。

时间进入 １９５１ 年春 ，家父又进入了人民教
师的行列 ，每月能得到 ３４ 元的工资 ，参加解放
军的几个哥哥也陆续与家里取得了联系 ，年长
我三岁的哥哥也参加了工作 。 因此 ，家父决定
让我上学读书 ，那时我已是 １５ 岁的小伙子了 ，
一字不识的我能上几年级 ？ 老师知道我实际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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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后 ，建议我插班到初小四年级 ，对我来说既高
兴又胆怯 ，能跟得上吗 ？ 可上学是我梦寐以求
的事 ，看着哥哥和弟弟上学我多渴望自己也能
去上学呀 ！ 我鼓起勇气迎着困难上 ，决定去上
学 。 艰苦生活环境的锻炼和家父的长期教导 ，
使我树立了克服困难勇敢向前的信心 。 在老师
的帮助和自己的努力下 ，我用二年半时间完成
了小学六年的学业 ，并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
青年团 。 １９５３ 年秋季在 １ ２００ 多名考生中我考
入了前 ２００ 名 ，因此进入了江苏省重点中
学 ——— 盐城中学初中部 。 １９５６ 年以优异的成
绩被保送进入本校的高中部 。 在六年的中学学
习阶段 ，一直享受国家的助学金 。 在刚入初中
时 ，学校评定助学金 ，按我的条件可以享受甲级
助学金 ，每月 ７ 元人民币的生活费 。 当时回家
问父母时 ，母亲说困难的孩子很多 ，你父亲每月
有工资收入 ，在学校不要申请全额助学金 ，就申
请一半吧 ，每月家中负担 ３ ．５ 元是可以的 。 母
亲是文盲家庭妇女 ，如此通情达理 ，我至今
难忘 。

１９５９ 年高中毕业是选择未来的关键时刻 ，
六年中学的学习使我对什么都感兴趣 ，最初幻
想当一名解放军战士 ，但由于备考初中时 ，夏天
晚上待在蚊帐中看书 ，使我在初二就戴上了眼
镜 ，几次体检都没能通过 ；又想当科学家 ，立志
报考北京大学物理系 。 到 １９５９ 年填报大学志
愿时 ，班主任老师建议我报工程类专业 。 老师
是最了解学生情况的 ，我的数理化成绩都还可
以 ，搞工程技术可能对我来说为国家做贡献更
有利 ，便放弃报考理科 ，改报国内有名的交通大
学电机工程系 ，五年后毕业于发电厂电力网及
电力系统专业 。

根据我的情况 ，学校推荐我再报考清华大
学电力系统自动化的研究生 ，进一步深造 。 我
拿到了准考证 ，但最后没有走进考场 。 因为
我计算了一下 ，本来入学很晚 ，再读研究生 ，
硕士毕业就 ３０ 岁了 ，何时才能为党为国家做
点事情呢 ？ 十一年的中学 、大学均享受了国

家助学金 ，如果考取研究生国家还要为我读
书做付出 。 最终决定还是走上工作岗位 ，在
工作中去磨炼和提高 。 １９６４ 年 ８ 月进入中国
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动能研究室 ，这是当
时国内唯一研究动能平衡（即现在的能源）和
动能经济的研究室 ，由两位从苏联学习回国
的副博士于 １９６２ 年创办的 ，在我之前仅有 １１
位研究人员 。 当时给我定的方向是水能资源
开发与农村电气化研究 。

西安交大是一所特别讲究理论与实践紧密

结合 ，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独立完成工程项目能
力的高等学府 ，特别是电机工程系 ，当时在国内
实力较强 。五年学习中 ，我被多次派往发电厂 、
变电所 、中心调度所以及水火电设计院去实习 ，
把理论知识直接在实践中应用 。 我有较多的机
会和时间与现场的工人 、技术人员甚至大型调
度所的总工接触 ，使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大量
的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 、技术以及他们的高贵
品德 。 最后被派往上海华东水电勘探设计院 ，
直接参加当时华东地区的几个大型水电站的设

计工作 ，为我后来的科研工作打下了较为扎实
的基础 ；由于我入学时年龄较大 ，从小学到大学
均比同年级的同学年长几岁 ，所以一直是同学
中的老大哥 ，在没有大学班主任和辅导员的情
况下 ，我就当然地挑起了为大家服务的担子 ，从
班长 、团支书一直到年级团总支书记 ，为大家做
了不少服务工作 ，协助学校和党组织做了大量
的政治学习和同学的思想工作 ，虽然牺牲了不
少业余时间 ，但同样锻炼了我做社会工作的能
力 ，为后来的组织协调科研团队 、完成各项任务
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。

从大学毕业到现在的科技活动几十年 ，值
得回忆的事件很多 ，特别是我在学校学的专业
和后来所从事的科技工作 ，表面上看有较大的
差距 ，特别是成为中国工程院“农业 、轻纺与环
境工程学部”一员之后 ，不少老同学和老朋友都
问我一个同样的问题 ，即“你是学工科的 ，怎么
会与农业和环境有关呀 ？” ，甚至说“你懂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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吗 ？” 。 他们没有说错 ，对这三个领域我真不敢
说懂 ，不过我的体会是学生时代的理论学习 、实
践锻炼都是为一个人在今后的科研或工程活动

中打的重要基础 ，后期的成功或者说能做出一
点点成绩 ，不少人完全是靠在原有知识的基础
上去扩展 ，去补充 ，去不断接受新的学科知识 ，
探索和完成原有基础之外的东西 。 回忆起我的
科研活动 ，有以下几个阶段 ，几乎每个阶段的开
始都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一个新的挑战 ，完成后
会积累大量知识和经验 ，为又一个新的不熟悉
领域的探索做准备 ，当然这样做确实要花费很
大的精力和代价 。

１畅 １９６４ — １９６９ 年 ，再次去认识农村 。 按
国家规定新参加工作的大学生 ，必须参加一年
的劳动锻炼 ，所以到科学院一个月以后 ，就参加
了中国科学院派往四川省三台县的“四清”工作
团 。 在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过程中 ，进
一步体会到广大农民生活的困难 、农村干部的
艰辛 、农业生产的落后 。 虽然自己出生在农村 ，
但对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这时才有了进一步的

认识 ，但那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。
２畅 １９７０ — １９７２ 年 ，实 际 锻 炼 和 提 高 。

１９６９年底 ，我随单位到湖北潜江中科院“五七
干校” 。 一个月之后 ，学校派我到潜江县主持引
进国家高压电网电源的工程 。 之前潜江县没有
国家电网 ，县城有一台柴油发电机每天晚上定
时发电解决县城主要街道和机关的照明 。为发
展地方经济 ，潜江县申请到从国家电网引用电
源的项目 ，但全县找不出一名电力方面的工程
技术人员 ，到干校求援 ，学校把这项“政治”任务
交给了我 。 当时是“政治”及“技术”双重压力落
到我头上 ，比在干校吃饭 、劳动 、政治学习的日
子难过多了 。 我刚从学校出来没有做过这么大
的工程 ，也正因为说这是“政治”任务 ，无法推
迟 。 再想想农村经济要发展 ，四川农村落后的
样子又呈现在我的面前 ，我下定决心干 ，而且要
干好 。 县里由副县长挂帅 ，配给我“文革”期间
上学刚毕业的两名大学生 ，一位学水利 ，一位学

测量 ，一位电焊工和一位县机械厂的电工以及
从生产队选上来的 ２０ 多名青年 。 任务是将 ２０
多公里外的国家电网通过 ３５ 千伏高压线引到
县城 ，再建一座 ３５ 千伏的户外变电站和 １０ 千
伏的室内变电站 ，通过 １０ 千伏高压线路送到 ２
公里外的县城 ，再降压后送到千家万户和工厂
企业 。 从设计 、设备材料采购 、现场勘探 、施工 、
调试 、运行等等 ，当时可以说一无图纸 ，二无技
术人员 ，三无设备材料 ，有的只是人们当时的一
种精神 。 干校的领导 、全县的领导和几十万的
人民群众都把眼光投向了这支工程队 ，说得具
体一点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 。 因此
我特别提醒自己 ，越是千头万绪越要冷静 ，冷静
地回忆当年从老师及实习中学到的知识与经

验 ，冷静地去拜师 、去现有工程中取经 ，冷静地
培养这支队伍 ，千万不能急躁 ，一定要保证质
量 ，讲究科学态度 ，冷静地去对待由于当时“文
化大革命”产生的社会政治气候在实际工程中
所产生的不负责的影响 ，充分发挥这支年青人
的热情和力量 。 我和所有人一样吃住在工地 、
野外 ，夏天只有一张草席和一个布单 ，天是帐篷
地是床 ，生活工作既紧张又愉快 。 我们的足迹
遍布了湖北省所有相关的政府部门 、设计院 、学
校 、已建的相似工地 。 当工程进展到核心部
位 ——— 自动控制设备安装调试时 ，遇到了更大
的困难 ，买来的设备及现场安装的图纸看不懂 。
在学校全部是学习的原理图 ，而工地上全部是
施工图 ，若某个接点接错了 ，通电后将会产生不
堪设想的后果 ，不但设备全部毁掉还可能造成
人员伤亡 。怎么办 ？ 县领导经过全面考虑 ，提
出花钱请省里专业施工队来完成 。在我面前有
两种选择 ，一是同意县里意见 ，这样会保证工程
顺利完成 ，即使是出了问题 ，我也没有什么责
任 ，特别可以把“政治”压力解脱掉 ；一是仍然坚
持自己干 。当时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是找不到
专业资料 ，学校的书下干校时不能带 ，市场上买
不到相应的参考资料 ，施工图纸上的某些符号 ，
在学校时有些没有见过 。 县领导意见有道理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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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又一想 ，工程进展到最后阶段 ，而由于我的知
识和技术不到位 ，给所有参加工程的人带来终
身遗憾 。县里穷呀 ，还要花一大笔钱去请专业
施工队 ，而且工程建好了以后这方面的技术 ，县
里没有人掌握 ，将来谁来维护 ，再有类似工程难
道还得请外人来做吗 ？ 我经过慎重考虑 ，向县
里提出工程停下两周 ，让我们再研究一下 ，两周
后如果我们想不出办法 ，再请专业工程队来帮
忙 。 领导给予了我们支持和信任的眼光 。当时
我告诉大家 ，所有设备及现场的施工图纸均是
从原理图来的 ，我们可以从施工图的线路及布
线向原理图推 ，并把原理图画出来 ，然后再根据
原理图去读懂施工图 ，就能有十足的把握进行
现场施工 ，而且通电时不会出问题 。 我首先给
几位大学生及电工针对每一个设备及控制这个

设备的原理进行介绍 ，并同时画出原理图 ，经过
十天的白天 、晚上的努力 ，大家收获特别大 ，越
学越有信心 。 随即向县里提出我们要做最后的
拼搏 ，保证安全送电 。又经过了大约两周 ，靠我
们自己的双手完成了几十种设备及相应的控制

屏的全部线路的安装调试 。 当电力部门来进行
验收时 ，他们竟然不相信这是我们自己完成的 。
通电运行一年后 ，省里评比我们的工程获得了
质量和安全运行的全省第一名 。后来听说那段
时间 ，县里领导顶着很大的压力在支持我们 ，上
面提出“边设计边施工”的口号 ，我们没有采纳 ，
让专业施工队参与 ，我们也没有采纳 。 上面批
评县领导从中科院找了一位刚毕业的“威权”来
不听指挥 ，出了问题要负政治责任的 。 当然后
来他们也心服口服了 。 电力工程完成后 ，紧接
着县里投入 ３００ 万元兴建一座化肥厂 ，有了前
面的经验 ，我负责的化肥厂的自动化控制设备
的安装调试工作就顺利完成了 。 ２００４ 年我有
机会又回到了潜江市 ，几十年的变迁县城完全
变了样 ，我生活了近三年的县城已找不出原来
的模样了 ，但唯有原来建立的全县第一个变电
站虽然扩大了规模 ，更新了设备但仍保留着原
样 。 当年的“亦工亦农”的青年朋友均已是享受

天伦之乐的老人 ，我们之间的友谊不减当年 ，站
在共同奋斗过的变电站前面讲述当年所发生的

有趣故事真是其乐无穷 。 这段经历给我最大的
教育是在困难面前要冷静面对 ，敢于依靠科学
知识去做最后的拼搏 ，要扎扎实实地一丝不苟
地做实际工作 ，在科学与工程技术面前必须做
老实人 。

３ ．１９７２ — １９７８ 年 ，努力学习新技术 。 这
五年是在实际工程中接受和学习新技术 ，对我
后来的专业方向和研究领域的转变产生了极其

重大的影响 。 １９７２ 年 ５ 月从“五七干校”回到
了中科院地理研究所 。 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批判了
我们原来的动能研究室的研究方向 ，认为是从
“苏修”搬进来的修正主义 ，所以我只好进入当
时中科院所实施的一项重大科研计划即“地图
自动化”项目 ，试图将复杂的地图制作实现计算
机自动化制图 。 开始在设备研制时我参加设备
电源的制作 ，从搞强电进入到与弱电打交道 ，后
来有机会接触到计算机的软硬件设备并在学习

中完成任务 。 这些设备除国内自己研制外 ，主
要设备全是从日本 、加拿大 、法国进口 ，资料全
是英文 ，在语言上又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。 我从
中学到大学全是学的俄语 ，英文是一点不会 。
新的技术要学习 ，语言要攻克 ，这是我前进中的
又一个新课题 ，没有办法下决心攻关吧 。 当时
研究所举办英文培训班 ，电视台也有教英文的 ，
只好从 ABC 开始 ，真可谓废寝忘食 ，少睡了不
少觉 ，少了很多其他的乐趣 。 通过近五年的努
力知道了什么是计算机硬件系统 ，什么是软件
系统 ，如何编写相关的程序 ，英文也有很大长
进 ，可以看资料和简单地应付交流 ，五年真如又
上了一次大学 ，为后来的研究工作创造了良好
的条件 。

４ ．１９７８ 年以后 ，在交叉学科中探索 。 有
了前几年学习计算机的基础 ，１９７８ 年单位花了
１００多万元从上海购进来一台国产计算机 ，那
是为探索计算机在资源研究中的应用而购进

的 。 厂家多次来现场调试始终无法运转 。 单位
·７１５·



农 业 学 部 孙九林

把任务交给了我 ，并配备以插队知青为主的队
伍 。 我只好到处联系 ，组织大家去厂里学习 ，到
已有同类计算机的单位去学习 ，大家只有一个
心愿 ，一定要掌握这门技术把花了百万元的设
备转起来 。 在同志们共同努力下 ，终于连制造
厂家的技术人员也多次无法调好的机器 ，在我
们手中运转了 。 我们自己培养了一支队伍 ，为
计算机技术在资源环境研究中的应用发挥了重

要作用 。在国内较早地开展了计算机与资源环
境科学交叉研究 。

数据库技术是 ８０ 年代初逐步引入到国内
资源环境领域的 。 当时国家正开展国土规划 ，
调查和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和资料 。 国家计委向
我们综合考察委员会提出能否把计算机数据库

技术引进国土规划中 ，这又是一个新的课题 。
领导将任务下达到当时我负责的计算机应用研

究室 ，希望进行调研 。 说心里话当时我对数据
库的知识也了解不多 ，更不知道数据库技术到
底能为国家的国土规划起什么作用 ，但这是国
家任务必须接下来 。 我把全室 ２０ 多位人员分
成多个调研组 ，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，在国内提
出了国土资源数据库建设的方案 ，得到国家计
委的认可 ，并立即在西南三省市开展试点 。 在
启动调研时 ，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同样很大 。
我的一位朋友在我们接受此项任务时正值他出

国进修 ，临走时委托党委书记找我 ，建议我千万
不能承担此任务 ，国内没有先例 ，国际上虽有 ，
但在国土规划中如何用也很少有成熟资料 ，搞
不好不光是参与人员难以收场 ，更大的问题是
会使我们单位（当时的中国科学院 — 国家计委
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）在国家计委心目中
失去信任感 。 这是关心爱护的劝告 ，但是我想
这首先是国家急需的任务 ，不能只考虑个人或
小单位的事 ，既然数据库技术在国外其他领域
已有所应用 ，为什么不能在国土规划中用 ，数据
库不就是要管理数据 、开发应用数据吗 ？ 结果
证明我们是成功的 ，并为我的科研事业开辟了
一个新的领域 ，培养了一支队伍 。 在成功建成

国内第一个区域国土资源数据库的基础上 ，我
们又在地理信息系统的启发下 ，根据国家国土
规划的需要 ，研究开发了适合支撑国土资源
开发规划的区域性国土资源信息系统 ，并在
全国推广应用 ，后来又在国家计委国土局的
主持下 ，提出全国国土资源信息系统的总体
规划 。 我们的团队也逐步走向成熟 ，并勇于
承担国家级的重大攻关项目 。 特别重要的是
探索了信息技术与传统学科如何结合的

途径 。
提前掌握国家每年的粮食产量 ，监测农作

物的长势对国家制定经济建设政策和农业生产

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。 ９０ 年代初 ，国家提
出利用遥感技术对我国主要产粮区开展粮食作

物长势监测和产粮预测的任务 ，我们的团队虽
然有了国土资源信息系统建设的基本知识和实

际工程项目实施的经验与基础 ，但就遥感技术
本身 ，课题组包括我本人懂得很少 ，对于用这种
技术去实现对农作物的长势监测和估产就更没

有把握了 。不过大家均认为科技人员一定要急
国家任务所急 ，用已有的知识基础去拓展去攻
关 ，去请教 ，一定能做出国家急需的成果 。 大家
的决心增加了我的勇气 ，当科学院副院长问我
有无把握时 ，我说困难是存在的 ，但我们会努力
去做 ，一定争取攻下这个关 。 结果在全国近
３００多位科技人员共同努力下 ，经过五年的攻
关解决了利用遥感 、地理信息系统 、全球定位系
统 、数学模型及农业科学知识等综合集成技术
的遥感估产系统 ，实现小麦 、玉米 、水稻主要粮
食作物的长势监测和产量估测 ，达到了国家任
务的指标 ，又为我们的研究团队在多项技术的
综合集成创新上 ，增加了新的知识 ，提高了团队
的工程技术水平 。

农业是国家的基础 ，实现农业信息化是用
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过程 ，建立农业资源
信息系统是实现农业信息化和现代化的基础 。
根据国家“九五”期间的安排 ，提出建立国家农
业资源信息系统的任务 ，以便在此基础上 ，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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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准农业 、虚拟农业以及农业专家系统的探索 。
由于有了多年的信息技术和资源环境科学的综

合交叉结合的研究成果和知识积累及资源环境

信息工程项目建设的经验 ，所以又一次为国家
提交了以信息科学与农业科学交叉结合的农业

资源信息系统 ，科研团队又一次得到农业科学
知识的学习和提高的机会 。

一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 ，特别像我这样的
知识分子进入科学领域要比一般人晚了好几

年 ，而且在科研道路上又不断改变原来的所学
专业 ，每次接受任务均是新的自己不熟悉的领
域 ，怎么办 ？有两条重要的经验 ，其一 ，是要学
会做学生 ，这不是到一般的课堂上去学习 ，而是
要在社会上这个大学堂里老老实实地去做一名

小学生 ，向前辈学习 ，向专家学习 ，向周边的同
事学习 ，甘做学生 ，这是我几十年中能为国家做
一点有益的工作的主要原因 。 做学生就要刻
苦 ，就要有一股求知的精神 ，有一股不怕困难的
精神 ，有一种尊重别人的品德 ，有一种谦让的心
态 ，有一种团结协作的精神 。 其二 ，是担当起老
师的职责 。 几十年我通过各种方式培养年青
人 。 可以说 ，早在从事潜江电力工程时 ，几十名
连小学文化程度都没有的青年人就被培养成了

合格的电工技术人员 ，挑起了安装维修运行电
站的重担 。 在我担任研究室主任时 ，有近 １０ 位
插队的初高中知青 ，通过办培训班 ，送他们进学
校 ，学习外语 ，一部分人成为我后来研究队伍的
成员 ，少数人成了联合国的官员 、国外知名大学
的终身教授 、公司的老总等 。 在我有了培养硕
士博士研究生的资格时 ，就千方百计地为他
（她）们创造条件参加国际会议 、出国进修 。
１９９６年有一次在东京开国际会议 ，得知在东京
的联合国大学可以招收各国的博士生去完成后

期的毕业论文 ，但始终没有一名中国大陆的学
生能获得资助 。 我利用晚上招待会的机会 ，请
人引见 ，找到了大学研究所的所长 ，问他为什么
没有中国大陆的学生 ，他说主要是大陆学生英
语不过关 ，要想获得资助必须先到新加坡学习

一年英语再参加考试 。 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
味 ，如果说我的英语水平不好 ，还可以接受 ，现
在中国大陆的学生可不一样了 。 我就对他说 ，
你太不了解中国大陆学生的水平和能力了 ，对
中国学生有偏见 。 我愿意用我的学生做一次尝
试 。 他听了很惊讶也很感兴趣 ，我抓住这个机
会向他介绍中国大陆学生的学习情况和能力 ，
并邀请他能到中国访问 ，实地考察中国学生的
情况 ，他欣然接受 。 我明确告诉他 ，我一定让我
的学生争取获得成功 ，给他一个惊喜 。 当我们
两人结束谈话时 ，招待会也结束了 ，结果我们两
人除一杯水 ，其他什么都没有吃上 ，但我内心非
常高兴 。 回国后即邀他访问中国 ，我挑选了英
语最好的学生与他直接对话 ，让他感受中国学
生的风采 。第二年我让我一位学生正式申请联
合国大学的博士论文奖学金 ，结果在全球一百
多名的候选人中 ，我的一名学生成为六名获得
资助者之一 ，也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位经过严格
挑选 ，进入东京联合国大学的博士生 ，在此之后
又有几位大陆学生进入该校 。后来我的这位学
生成了这位所长的得力助手 ，博士毕业后又在
该校读了博士后 ，现在被选拔为联合国的官员 ，
从此设在东京联合国大学的官员们 ，改变了对
中国大陆学生的偏见 。

回忆我几十年的科技工作的历程 ，可以说
是一个不断向新的领域挑战的过程 ，每接受一
项新的科技工程任务均带有较大的挑战性 ，但
每完成一项任务又积累了一定的知识 ，为下一
个任务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。 对每项新的任
务我均能和同志们一起按科学态度去分析 ，寻
找解决的理论依据和具体实施方案 。 我认为只
要遵循科学规律 ，急国家所急 ，依靠集体的力
量 ，脚踏实地地去解决每一个实际科学和技术
问题 ，没有完成不好的任务 。

作为一名科技人员 ，除了做好眼前的工
作 ，还应把握领域前沿的发展方向 ，这样就能
勇敢地去接受某些前人没有留下可借鉴经验

的研究项目 ，或者提出若干可能完成的前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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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题并力求去实现它 。 从 ８０ 年代初我接受了
数据库技术以后 ，就不断紧跟信息科学和资
源环境 、农业等学科的交叉发展方向 ，提出 、
支持并参与一些新的研究领域 ，如资源信息
学 、国土资源信息系统 、资源环境虚拟科研环
境 、虚拟地理环境 、信息化农业 、虚拟农业 、精
准农业 、数据科学 、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网

建设 、地球信息科学等等 。
历史在前进 ，社会在发展 ，科技队伍中的新

生力量不断涌现 ，未来是属于年青一代 ，希望他
们老老实实地做人 ，扎扎实实地做学问 ，为国家
的科学和技术发展贡献才华 。我虽已是近七十
多岁的老人 ，仍愿意在地球信息科学领域中去
做一点有益的事情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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